






题正在逐步转向生活方式 、 著名人物 、 娱乐休闲和名人犯
罪 , 而离开政治和国际背景。” ①我国自 90 年代初报刊大战
中周末报 、 星期刊出现以来 , 印刷媒介中的私人话语也日
渐增多 , 另外电子媒介如午夜热线 、 心灵之约之类的广播




中国是崇尚伦理的社会 , 一般说来 , 极端的私人话语











传播中引进人际传播形式 , 有利于增强传播效果 , 但也把
一些不愿让别人知道的隐私暴露出来。
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中出现私人话语 , 有其合理
的逻辑。如对传媒而言 , 一部分私人话语进入大众传媒 ,
无疑扩展了传播的内容 , 有利于增强传媒对生活的反映能
力 , 加强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亲和力。对受众而言 , 在急剧
变化的社会生活和日渐增加的生活压力下 , 也希望媒体充
当泛专家系统的角色 , 作私人领域的公共鼓励者和咨询服
务者。从这种意义上说 , 新的现象的产生是不可阻挡的 ,
但是学术的天生的使命是批判 , 对媒介文化的研究更是如
此 , 正如霍克海默说的 , “尤其要注重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
判 , 防止人类在现存的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
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” 。②总的来说 , 笔者认为 , 私人话语
没有选择地进入公共领域 , 以至出现泛滥 , 是反常的现象 ,
私人话语应向私人领域适当回归。
首先 , 从私人话语本身的性质看 , 相当多的私人话语
尤其是情感话语只适宜于在私人领域存在。
私人领域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。我们的精







一个通道 , 但是他人真的能与我们分享吗? 现象学社会学
研究认为:“我们在自身的再感知中以感觉的方式领悟着他




嚼与体味 , 没有经过提炼就拿到大众媒介上说 , 非但不会
获得同感和理解;如果涉及隐私内容 , 反而使我们处于一





蓄见长:“思君如满月 , 夜夜见清辉” , “还君明珠双泪垂 ,













这种节目的流行和受欢迎 , 则可说明人类既渴望爱 , 又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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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。“卢梭并非通过反抗国家的压迫 , 而是通过反对社会对
人心的难以容忍的扭曲 , 反抗社会对人的内心深处 (迄今
当无需任何保护)的侵蚀而得出自己的发现。” ⑤内心隐私
领域与私人家庭不同。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中 , 共同生活 、
个体生存以及物种延续的必然要求得到了满足与保障。 古
希腊人因此认为 , 人仅作为动物种类的一个标本 (种的人
类)而存在于该领域中 , 缺乏对生存必然性的超越 , 所以






兰德在极富权威的 《哈佛法律评论》 上发表了 《隐私权》
(The Right to Privacy)一文 , 主张不被了解的权利 (Right to








隐私和隐私权是西方传过来的 , 但中国的俗 、 谚语中
也有 “隐情秘事不可传” ;“知人秘事者不详” ;“人有短 ,
切莫揭;人有私 , 切莫说” 的说法 , 主张保护个人的弱点
与隐私。
这几年的中国 , 继安顿的 《绝对隐私》 后 , 一大群安
氏姐妹冒了出来 , 什么 《非常隐私》 、 《贞操隐私》 、 《单身
隐私》 、 《克林顿情妇的自由》 等相继出笼 , 其广告词就以
“这儿有隐私” 招徕读者。记者出卖别人的隐私 , 明星出卖
自己的隐私。刘晓庆就以 《不得不说的故事》 , 端出与陈国
军的事儿 , 虽遭口诛笔伐 , 但没有妨碍其 “事迹” 发行量;
经陈国军同等档次的反击后 , 出版商才领教了刘晓庆教给
的道理:隐私就是金钱。当一个社会隐私可以贩卖等同于
金钱的时候 , 表明人与人亲密关系所具有的 “人性” 特征
不是受到保护而是被游戏 , 那将代表社会伦理的彻底沉沦。
隐私权的拍卖 , 表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最后的界限的
销蚀 , 私人领域的存在失去了最后的底线 , 如果这种传播
情境普遍出现和被人们认同 , 等于私人领域的最后取消 ,
那么传播的人文内涵将丧失殆尽。





主要方式 , 作为人们看世界看人群的复眼 , 负有不可推卸
的 “守望环境” 的使命。 媒介话语的私人化倾向过重 , 导
致政治空白 、 个人化 、 娱讯 (Infortainment)的出现 , 批判
功能的丧失 , 这是大众媒介推卸社会责任的行为。仍处于
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新的世纪面临着众多的社会问题:老
龄化问题 , 就业问题 , 自然环境恶化问题 , 广大的农村文
明程度还很低。媒介应该努力反映人民的呼声 , 在有关社
会 、 民族的共同利害的问题上 , 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见 ,
制止各种伤害社会的行为 , 不断促进社会矛盾的解决。尤
其是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介电视 , 如果拈轻避重 , 过
多地关注休闲娱乐空间的开创 、 名人私生活的炒作 , 生活
琐事的叙述 , 制造欲望的消费 , 让人们流连于 “虚假” 的
满足 (马尔库塞语), 忘记了正视自己真实的生存处境 , 唤
起履行社会和自身的实践热情 , 那就不利于社会的进步。
如果媒介与强势意识形态合流 , 利用私人话语消解他人对
公共话语的注意力与责任 , 弱化社会冲突的尖锐性 , 这将





媒介话语沦为个人欲望和情绪化的表达 , 也不应让娱乐 、
消遣功能飞速膨胀。适当地抑制私人话语 , 让私人话语回
到私人领域里 , 以使人类的精神生活获得相对独立的空间 ,
让人类的情感世界生长开花。
现代的大众传媒是一种 “权力” , 就在于那是扩散 、 增
强和最大限度地发挥话语效用的 “权力” 。话语的运用应该
适得其所 , 说得有意义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 , 这是我们
考察媒介话语运用最终可以得出的话语运用的伦理。
注释:
①　《变化中的新闻内涵》 , 《国际新闻界》 1999年 5期 18页。
②　霍克海默:《批判理论》 , 重庆出版社 1989年版 250页。
③　《同感现象的差异》 , 《舍勒选集》 , 商务印书馆 1999年 1月版 281页。
④　引自 《阅读》 2000年 6期 50页。
⑤　汪晖 、 陈燕谷主编:《文化与公共性》 , 三联书店 1998年 6月版 7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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